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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
語絲
吳康民

在
北
京
閱
︽
新
京
報
︾
，
知
道
著

名
作
家
張
賢
亮
，
剛
在
國
慶
前
夕
逝

世
，
終
年
七
十
八
歲
。

我
與
張
賢
亮
有
一
面
之
緣
。
十
一

年
前
在
北
京
的
一
次
作
家
聚
會
中
見

面
，
談
得
很
投
契
。
他
知
道
我
自
小
就
是

一
位
文
學
愛
好
者
，
更
邀
請
我
去
寧
夏
銀

川
一
遊
。
他
在
銀
川
搞
了
一
個
西
部
影
視

城
，
頗
有
名
氣
，
賺
到
的
錢
，
都
做
了
慈

善
事
業
。
他
是
作
家
兼
慈
善
家
，
從
二○

一○

年
起
，
就
以
個
人
的
名
義
每
年
捐
助

一
百
五
十
萬
至
一
百
八
十
萬
的
善
款
，
為

寧
夏
的
貧
困
病
患
者
實
施﹁
救
生
行

動﹂
。
幾
年
以
來
，
有
眾
多
病
者
受
益
。

其
他
的
慈
善
事
業
還
做
了
不
少
。
所
以
他

的
遺
體
告
別
儀
式
，
來
者
有
千
多
二
千

人
，
敬
獻
花
圈
的
排
了
足
足
有
二
十
多
米

長
。張

賢
亮
是
文
革
結
束
以
後
，
最
早
寫

﹁
傷
痕
文
學﹂
的
作
家
。
我
看
過
他
的
︽
綠
化
樹
︾

和
︽
男
人
的
一
半
是
女
人
︾
。
他
的
一
部
小
說
被
改

編
成
︽
牧
馬
人
︾
，
是
當
年
的
經
典
影
片
。
他
的
小

說
揭
露
了
黑
暗
，
批
判
了
極
左
思
潮
，
因
而
也
引
起

了
若
干
反
彈
。
他
也
屬
於
有
爭
議
的
作
家
之
一
。

無
論
如
何
，
張
賢
亮
是
中
國
現
代
的
中
生
代
有
代

表
性
的
作
家
。
他
在
讀
初
中
時
就
已
開
始
寫
詩
，
發

表
在
︽
中
國
青
年
報
︾
、
︽
詩
刊
︾
和
︽
星
星
︾
等

雜
誌
上
。
中
學
畢
業
便
到
寧
夏
擔
任
幹
部
學
校
文
化

教
員
，
這
是
他
第
一
次
與
寧
夏
結
緣
，
終
成
往
後
去

寧
夏
創
立
西
部
影
視
城
的
原
因
。
但
在
上
世
紀
曾
被

錯
劃
為
右
派
時
，
又
下
放
銀
川
農
場
，
長
近
十
年
，

更
使
他
鍾
情
寧
夏
，
終
於
長
居
銀
川
，
並
創
業
及
終

老
於
斯
。

張
賢
亮
的
名
氣
，
帶
動
了
偏
遠
的
西
北
地
區
寧
夏

的
文
學
活
動
的
發
展
。
他
領
導
創
立
的
西
部
影
視

城
，
也
推
動
了
寧
夏
的
文
化
和
經
濟
發
展
。
在
中

國
，
還
沒
有
一
位
有
成
就
的
作
家
對
偏
遠
地
區
的
貢

獻
，
一
如
張
賢
亮
的
。
難
怪
他
的
逝
世
，
在
寧
夏
造

成
那
麼
大
的
震
動
。

張
賢
亮
和
我
，
曾
在
北
京
有
一
張
合
照
︵
刊
於
拙

著
︽
八
十
照
相
簿
︾
︶
，
那
時
候
他
人
稍
為
瘦
削
。

但
在
報
上
刊
出
的
遺
照
，
則
頗
為
發
福
。
奇
怪
的
是

︽
新
京
報
︾
刊
出
的
現
場
照
片
，
遺
體
好
像
有
兩
個

人
，
不
知
是
甚
麼
緣
故
。

作家張賢亮逝世

有﹁
小
福
建﹂
之
稱
的
北
角
，
較
早
前
被
稱
為

﹁
小
上
海﹂
。

根
據
二○

一
一
年
香
港
人
口
普
查
，
香
港
的
上
海

人
主
要
聚
居
於
油
尖
旺
區
、
深
水
埗
區
、
九
龍
城

區
、
荃
灣
區
、
葵
青
區
以
及
觀
塘
區
，
各
區
都
有
超

過
一
千
名
甚
至
超
過
二
千
名
上
海
話
人
口
居
留
。
二
戰
前

已
經
有
不
少
上
海
人
在
夜
總
會
林
立
的
油
尖
旺
區
經
營
娛

樂
事
業
。

燈
紅
酒
綠
上
海
夜
生
活
的
糜
華
之
花
，
在
中
國
內
地
解

放
後
重
新
在
香
港
得
以
綻
放
。
老
上
海
人
只
有
在
夜
香
港

的
霓
虹
燈
中
重
拾
昨
天
的
夢
痕
和
笑
淚
。

具
有
生
意
頭
腦
的
南
洋
閩
籍
富
豪
郭
春
秧
，
率
先
在
北

角
與
鰂
魚
涌
邊
緣
的
麗
池
群
樓
之
間
，
開
辦
了
富
麗
堂
煌

的
麗
池
夜
總
會
，
成
為
香
港
夜
生
活
的
新
地
標
，
上
海
人

紛
至
杳
來
，
其
中
包
括
替
夜
總
會
打
工
的
各
式
人
等
，
都

是
早
年
從
上
海
南
來
的
江
浙
移
民
人
士
。

麗
池
有
多
幢
郭
春
秧
新
建
的
高
級
住
宅
樓
宇
，
業
主
大

多
來
自
上
海
的
中
上
層
人
士
，
也
有
小
部
分
較
富
裕
的
閩

籍
人
士
居
住
其
間
。

所
以
這
一
期
間
，
北
角
的
居
民
以
上
海
人
為
主
，
因
而

有﹁
小
上
海﹂
之
稱
。

其
實
，
這
時
期
的
跑
馬
地
以
及
大
坑
的
閩
籍
人
口
比
北

角
更
密
集
，
基
督
教
會
香
港
閩
南
堂
總
堂
亦
設
在
跑
馬

地
，
分
堂
則
設
在
北
角
和
香
港
仔
，
在
語
言
未
統
一
的
年
代
，
大
坑

的
虎
豹
別
墅
附
近
社
區
模
式
大
致
與
新
加
坡
、
閩
南
地
區
相
仿
。

待
到
麗
池
夜
總
會
結
業
後
，
上
海
人
逐
漸
遷
離
本
區
，
此
其
時
，

閩
南
人
接
踵
遷
入
。

如
果
說
北
角
是﹁
小
福
建﹂
，
則
北
角
的
春
秧
街
則
是
小
福
建
的

中
心
地
帶
。

春
秧
街
是
芸
芸
香
港
街
道
名
中
，
最
富
有
詩
意
。
究
其
實
，
春
秧

與
稻
米
的
秧
苗
無
關
，
它
的
名
字
，
是
源
於
該
地
區
的
開
發
商
郭
春

秧
的
姓
名
。

郭
春
秧
，
又
名
郭
禎
祥
，
福
建
同
安
人
，
早
年
喪
父
，
十
六
歲
遠

渡
南
洋
，
投
靠
伯
父
郭
河
東
，
在
糖
廠
學
習
以
機
器
製
糖
的
技
術
。

後
來
，
他
成
為
當
地
四
大
糖
商
之
一
，
糖
廠
更
遍
佈
荷
屬
東
印
度

各
埠
。
他
亦
曾
回
家
鄉
福
建
投
資
和
捐
助
，
建
設
農
場
、
糖
廠
、
貿

易
行
及
小
學
等
，
並
且
鋪
路
造
橋
，
贈
醫
施
藥
。
同
時
，
他
亦
參
與

廈
門
鼓
浪
嶼
的
開
發
和
到
香
港
擴
展
糖
業
和
地
產
業
務
。

郭
春
秧
於
一
九
二
一
年
成
功
投
得
北
角
發
電
廠
︵
即
今
天
的
城
市

花
園
︶
旁
一
幅
面
積
達
七
萬
五
千
平
方
呎
的
土
地
，
原
本
計
劃
填
海

後
興
建
糖
廠
，
後
來
因
為
省
港
大
罷
工
而
延
誤
，
加
上
當
時
糖
價
不

斷
下
跌
，
郭
春
秧
於
是
把
填
好
的
土
地
轉
為
地
產
項
目
作
為
收
租
之

用
。
最
先
出
現
的
是
一
排
四
十
間
的
相
連
樓
房
，
故
此
老
一
輩
亦
稱

春
秧
街
為﹁
四
十
間﹂
。
一
九
三○

年
代
政
府
將
該
處
其
中
一
條
街

命
名
為﹁
春
秧
街﹂
，
以
表
彰
他
的
貢
獻
。

早
期
到
港
的
閩
籍
人
口
或
閩
籍
南
洋
華
僑
遷
入
春
秧
街
一
帶
，
成

為
閩
籍
人
口
高
度
集
中
的
中
心
地
帶
，
全
港
最
大
社
團
之
一
福
建
同

鄉
會
設
於
此
。

福
建
同
鄉
會
創
立
於
一
九
三
九
年
。
七
十
五
年
前
，
為
支
援
抗
戰

救
國
，
在
胡
文
虎
、
鄭
玉
書
、
莊
成
宗
、
林
靄
民
等
海
外
諸
位
鄉
賢

倡
議
下
，
於
當
年
二
月
二
十
五
日
在
香
港
成
立
了﹁
福
建
旅
港
同
鄉

會﹂
。
由
首
屆
主
席
胡
文
虎
先
生
至
第
十
二
屆
主
席
周
光
甫
先
生
，

共
歷
三
十
載
。
期
間
，
一
九
四
一
年
冬
，
香
港
淪
陷
，
會
務
被
迫
停

頓
，
直
至
一
九
四
五
年
秋
，
香
港
光
復
，
會
務
再
度
恢
復
。

一
九
六
九
年
註
冊
為﹁
福
建
旅
港
同
鄉
會
有
限
公
司﹂
，
一
九
八

六
年
易
名﹁
香
港
福
建
同
鄉
會
有
限
公
司﹂
迄
今
，
共
歷
二
十
五
屆

四
十
五
載
。
福
建
社
團
熱
心
幫
助
新
移
民
的
人
士
，
使
這
一
帶
成
為

閩
南
語
可
通
街
的
區
域
。

（
中
）

春秧街的來歷

︽
素
人
父
母
︾
成
書
，
絕
對
是
巧

合
中
的
巧
合
。
當
初
在
報
刊
專
欄
決

定
以
父
母
育
兒
體
驗
為
本
，
純
屬
先

斬
未
奏
的
決
定
，
多
謝
︽
文
匯
報
︾

的
豁
達
大
度
，
容
忍
我
的
任
意
妄

為
；
再
加
上
出
版
社
又
感
興
趣
，
故
此
是

書
才
有
面
世
的
機
會
。

樹
樺
及
澍
人
的
降
臨
世
間
，
是
我
和
太

太
綸
詩
的
無
比
福
分
︱
︱
他
倆
的
一
顰
一

笑
，
均
足
以
牽
動
心
緒
，
把
我
們
的
肉
體

及
精
神
填
得
滿
滿
，
更
鼓
動
進
入
真
正
的

終
身
學
習
模
式
，
認
真
去
思
考
為
孩
子
準

備
的
不
同
可
能
性
。
兩
名
孩
子
尚
幼
，
環

繞
我
們
的
日
常
紛
擾
，
主
要
仍
屬
健
康
問

題
。
在
準
備
懷
孕
到
產
後
調
理
的
過
程
，

我
們
一
向
是
中
醫
的
信
徒
，
也
由
衷
無
限

感
激
相
熟
醫
師
的
指
點
關
懷
，
令
長
幼
同

步
跨
越
一
次
又
一
次
的
難
關
門
檻
。

順
道
分
享
一
則
趣
談
瑣
事
：
於
任
何
西

醫
仍
未
驗
出
太
太
懷
孕
之
時
，
醫
師
把
脈

除
了
一
口
證
實
喜
訊
外
，
更
連
孩
子
性
別

也
早
早
報
上
，
他
還
打
趣
道
一
切
乃
自
己

的
不
是
，
為
我
準
備
補
藥
過
勤
，
令
到
兩

胎
同
屬
男
孩
，
龍
鳳
期
盼
唯
有
下
回
分

解
！
我
當
然
敬
謝
不
敏
，
不
過
距
離
西
醫

正
式
確
認
孩
子
性
別
的
日
子
，
大
抵
已
有

數
月
之
先
了
。

提
起
以
上
微
末
閒
談
，
想
指
出
知
識
系
譜
的
世
界

遼
闊
，
我
們
往
往
受
制
於
眼
前
的
認
識
局
限
，
而
劃

下
不
少
樊
籬
界
限
，
而
且
更
常
以﹁
專
業﹂
來
麻
醉

自
己
。
是
的
，
即
若
如
以
上
例
子
，
身
邊
也
不
乏
人

潑
冷
水
說
你
的
醫
師
不
過
好
運
而
已
，
孩
子
不
是
男

便
是
女
，
他
不
過
兩
次
都
猜
中
罷
了
。
不
要
緊
，
每

個
人
都
有
自
己
的
選
擇
自
由
。

我
執
持
的
只
有
兩
項
原
則
：
一
是
否
能
通
過
公
平

性
的
考
驗
，
簡
言
之
當
我
們
以﹁
不
科
學﹂
為
由
去

排
斥
西
醫
習
尚
以
外
的
選
擇
行
徑
，
大
家
又
有
沒
有

想
過
逆
向
邏
輯
的
思
維
呢
？
如
果
中
醫
不
敢
貿
言
高

唱
反
疫
苗
的
言
論
，
那
為
何
不
辨
陰
陽
、
五
行
不
諳

的
西
醫
又
可
以
針
對
中
醫
療
法
大
放
厥
詞
說
三
道

四
？
每
一
學
科
都
有
背
後
的
知
識
系
譜
，
知
之
為
知

之
，
不
知
為
不
知
大
抵
是
知
識
分
子
應
有
的
風
範
態

度
。

（
上
）

《素人父母》自序
路地
觀察
湯禎兆

這
是
一
則
有
趣
的
娛
樂
消
息
，
沒
想
過
會
發
生

在
荷
里
活
這
個
經
理
人
制
度
成
熟
的
地
方
，
更
沒

想
到
會
發
生
在
型
男
畢
比
特
︵Brad

Pitt

︶
身

上
。畢

比
特
為
催
谷
新
片
︽
狂
怒
︾
︵Fury)

，
四
出

宣
傳
造
勢
接
受
專
訪
，
其
中
被
︽
醉
爆
伴
郎
團
︾
電
影

系
列
的
男
星
查
克
︵Zach

G
alifianakis

︶
激
怒
，
畢
佬

不
理
電
視
鏡
頭
正
在
拍
攝
，
盛
怒
下
將
嘴
裡
的
香
口
膠

吐
向
查
克
，
雪
白
的
香
口
膠
黏
在
查
克
右
眼
上
，
場
面

尷
尬
又
搞
笑
。

初
看
標
題
，
以
為
是
宣
傳
手
法
，
但
細
看
查
克
的
發

問
，
刻
薄
毒
舌
人
身
攻
擊
程
度
，
一
點
都
不
似
是
兩
男

事
前
有
默
契
的
安
排
，
查
克
不
單
故
意
讀
錯
畢
佬
的
名

字
，
又
嘲
他
怕
老
婆
、
是
垃
圾
演
員
，
令
畢
佬
怒
不
可

遏
。查

克
預
設
陷
阱
給
畢
佬
跌
進
去
，
他
問
：﹁
你
是
否

很
難
保
持
古
銅
色
肌
膚
？﹂
畢
佬
不
虞
有
詐
反
問
：

﹁
為
何
？﹂
查
克
毫
不
留
情
譏
笑
他
：﹁
因
為
你
活
在

妻
子
︵
安
祖
蓮
娜
︶
的
陰
影
之
下
。﹂

畢
佬
準
備
扭
轉
局
面
，
想
講
慈
善
工
作
，
查
克
即
指

話
題
沉
悶
，
大
講
爛
笑
話
阻
畢
佬
發
言
。

查
克
更
直
截
了
當
說
：﹁
你
是
否
覺
得
太
多
人
都
太

過
着
重
你
的
外
表
，
而
其
實
你
只
是
個
垃
圾
演
員
？﹂

由
私
生
活
到
工
作
都
被
踩
得
體
無
完
膚
，
是
可
忍
，
孰

不
可
忍
，
畢
佬
向
查
克
吐
香
口
膠
洩
憤
表
不
滿
，
以
侮

辱
還
以
侮
辱
。
查
克
面
皮
十
丈
厚
，
順
勢
從
右
眼
拿
下

香
口
膠
放
入
嘴
裡
咀
嚼
，
節
目
收
視
肯
定
高
爆
。

畢
佬
老
貓
燒
鬚
，
旨
在
宣
傳
自
己
的
新
戲
，
反
變
成
宣
傳
了
查

克
的
電
視
節
目
，
推
高
了
收
視
和
人
氣
，
畢
佬
則
輸
了
形
象
。

如
果
這
不
是
一
場
事
前
得
到
畢
佬
同
意
與
查
克
合
演
以
被
黑
加

大
宣
傳
效
果
的
假
戲
，
畢
佬
的
公
關
及
經
理
人
絕
對
嚴
重
失
職
。

首
先
查
克
是
出
名
以
搗
蛋
胡
鬧
作
賣
點
，
安
排
畢
佬
接
受
他
訪

問
是
高
危
決
定
，
事
前
便
應
嚴
審
提
綱
，
並
提
出
什
麼
話
題
不
可

觸
及
，
這
是
所
有
荷
里
活
巨
星
接
受
訪
問
的
規
矩
。

畢
佬
此
一
中
伏
不
能
怪
查
克
，
要
怪
就
怪
自
己
疏
忽
。

畢比特當眾中伏被黑 翠袖
乾坤
查小欣

剛
欣
賞
了
一
套
與
失
憶
相
關
的
電
影
，
由
於
水

準
平
平
，
不
值
各
位
欣
賞
，
所
以
在
此
不
點
出
作

品
的
名
字
，
只
簡
單
談
談
其
內
容
，
以
及
它
觸
及

我
對
八
字
的
一
些
聯
想
。

簡
而
言
之
，
電
影
的
故
事
是
關
於
一
名
大
學
學

者
在
抵
達
一
個
外
國
城
市
後
不
幸
遇
上
交
通
意
外
，
昏

迷
甦
醒
後
發
現
自
己
的
人
生
竟
被
他
人
奪
走
，
連
太
太

也
認
不
出
自
己
，
於
是
千
方
百
計
要
證
明
自
己
就
是
自

己
…
…
長
話
短
說
，
原
來
事
情
的
真
相
牽
涉
一
個
政
治

陰
謀
，
主
角
其
實
是
一
名
頂
級
殺
手
，
所
以
他
的
太
太

及
身
邊
的
所
有
人
也
是
殺
人
集
團
的
同
伴
，
他
亦
不
過

是
因
在
車
禍
中
腦
部
受
傷
，
錯
把
自
己
虛
擬
出
來
、
要

扮
演
的
人
物
，
當
成
真
正
的
自
己
！

天
命
不
能
說
這
部
作
品
的
橋
段
不
合
理
，
不
過
也
確

實
有
點
太
過
誇
張
，
令
作
為
觀
眾
的
我
難
以
投
入
，
而

作
為
玄
學
家
，
我
則
邊
看
邊
忽
發
其
想
：
其
實
主
角
只

要
算
算
八
字
，
就
會
發
現
自
己
的
身
份
有
問
題
，
因
為

既
然
身
份
是
虛
擬
出
來
，
那
麼
生
日
日
期
亦
定
必
為
杜

撰
，
所
以
只
要
算
一
算
命
，
他
定
會
發
現
八
字
中
的
自

己
，
與
其
外
貌
、
性
格
和(

虛
擬
的)

記
憶
非
常
不
吻
合
，

繼
而
對
自
己
的
身
分
產
生
懷
疑
。

不
過
，
在
現
實
生
活
中
，
天
命
確
實
遇
過
八
字
與
算

命
者
的
人
生
軌
跡
極
不
吻
合
的
事
情
，
最
後
發
現
是
因
為
對
方
其

實
是
在
外
地
出
生
，
所
以
因
為
時
差
的
問
題
，
而
令
八
字
的
計
算

出
現
了
一
天
的
誤
差
。
那
是
否
代
表
所
有
在
外
地
出
生
的
朋
友
，

在
算
命
時
也
要
把
時
差
計
算
在
內
，
即
以
在
香
港
的
出
生
時
間
及

日
期
為
準
呢
？
這
點
在
玄
學
界
一
直
也
有
爭
論
，
而
在
天
命
過
去

多
年
的
實
戰
經
驗
中
，
也
發
現
時
差
只
會
對
某
些
人
構
成
影
響
，

有
些
朋
友
則
要
按
照
他/
她
在
外
地
的
出
生
日
期
及
時
間
排
列
八

字
，
才
能
得
出
符
合
其
命
運
軌
跡
的
批
算
，
背
後
原
因
至
今
不

明
。所

以
，
當
天
命
替
外
國
出
生
的
朋
友
算
命
時
，
通
常
也
會
按
照

已
包
含
時
差
在
內
的
出
生
日
期
及
時
間
排
一
個
八
字
，
然
後
再
按

他/

她
在
外
地
出
生
的
日
期
及
時
間
再
排
一
個
命
造
，
再
比
較
兩

者
，
如
此
就
能
將
算
命
不
準
的
可
能
性
減
到
最
低
。

八字的誤差

琴台
客聚
彥 火

天言
知玄
楊天命

又逢金秋，在開封的學生高金華邀我去汴遊玩，
他說：「汴城菊花舉世聞名，你一定要看看！」
我當即應允。汽車沿鄭汴大道東行，不到一小時
就抵達開封西大門——金明廣場，遠遠望去，碩大
的「黃河風」金色雕塑下的巨型花壇奼紫嫣紅光艷
照人，全是五顏六色的菊花，栩栩如生的蘇軾、岳
飛、辛棄疾、李清照等歷史名人塑像旁，大立菊、
小立菊、懸崖菊、塔菊、古城牆、繁塔、艮岳、龍
柱、盤鼓等林林總總菊花造型千姿百態，美不勝
收。高金華道：「單是金明廣場，就擺放10萬盆
菊花，包括金秋、紫禹、麥浪、春日劍山、汴梁紅
玉等十多種名菊呢！」
路邊一塊巨大的標語牌吸住我的雙眸：「宋都金
菊，喜迎客家、夢圓開封」——我猛然想起：今天
是世界客屬第27屆懇親大會暨中國開封第32屆菊
花文化節開幕之日！
剛過而立的高金華是開封「天一」公司老總，十
年前畢業於河南大學中文系，對古城人文淵源瞭如
指掌，談起汴梁菊事更如數家珍。他說：「黃花遍
國中，汴菊最有名。菊花是開封的『金鏤衣』、
『看家寶』，彰顯了開封的歷史、人文和精神氣
質，它提升了城市品位，也促進了文化旅遊……」
金華請我們先去清明上河園，說那裡菊花最盛。
我說：「開封景點太多，不能一一細看，只能『走
車觀花』嘍！」汽車沿宋都御街直奔著名的龍亭公
園，龍亭是六朝皇宮遺址，擁有眾多燦爛的歷史文
化遺存，這個宋代皇家園林一派菊山菊海，布展菊
花達20萬餘盆哩。汽車在花海中緩行，整個景區
以金碧輝煌的龍亭大殿等大宋建築和波光瀲灩的潘
楊二湖為依托，營造出「一縱兩橫」的三大菊花世
界。
我等下車，從午門廣場南大門沿玉帶橋至嵩呼轉
至朝門廣場，再從北大門往西到天波楊府，一路四
五里全被菊花包圍。行至南門外廣場，一座「龍舞
盛世」大型彩虹門上，兩條威風凜凜的菊花長龍騰

空而起，顯得威武壯觀、動感勃發。玉帶橋兩邊高
懸兩個寫有「客」與「菊」大字的大紅燈籠，橋面
則用菊花堆出一個巨大的「菊」字，與橋上世界客
屬懇親大會徽標「客」字交相輝映，彰顯出菊城人
與客家人深厚的淵源。在東湖島，用無數菊花演繹
的一個巨大「家」字，點明了客家人「回家」的主
題，令人連聲點讚。我說：「東道主將菊花文化與
客家文化、宋都文化融為一體了，真乃宋韻滿城、
菊香遍地啊！」
在東湖島稍歇片刻，高金華駕車帶我們沿黃河北

街轉到金耀路，金耀路城門有個五色「草帆船」造
型，寓意開封發展一帆風順，東南角綠地則是菊花
扦插的景牆造型，展示了客家人「晴耕雨讀」的優
秀品質。大梁門是開封標誌性建築，城門外擺放千
萬盆菊花裝扮的「寶馬雕車」造型，表達開封人歡
迎遠方客家人尋根問祖重返故土的熱情。人行道兩
邊擺滿歐式花缽及燈籠組合造型，8個大型宮燈上
分別寫着「葉茂天下 根繫中原」八個大字，烘托
出喜慶、團聚的喜慶氛圍。
在黃河大街，見一株直徑5米的大立菊，花開

5,000朵，金黃花瓣層層疊疊宛如小丘，令人歎為
觀止。遊客中一對年逾七旬、操江浙口音的老夫妻
告訴筆者：「阿拉白天看菊，看的是『菊海人
潮』；晚上賞菊，賞的是『雲破月來花弄影』，韻
味各有千秋耶！」遊客中還有不少老外，不停伸出
大拇指「OK、OK 」誇個不停。
一個巨大的「遷徙圖」和展示客家建築的「土

樓」、「風雨橋」等菊花造型，令我眼睛一亮，栩
栩如生展示千百年來勤勞淳樸的客家先民從千里中
原向蘇、浙、閩、粵等地遷徙，乃至漂洋過海艱苦
創業的生活場景。正好碰到幾位來自馬來西亞的客
家老人，他們一連用幾個「太」來形容激動的心
情：「太好了，太美了，太妙了！」
國人喜愛菊花是有道理的。菊花不啻姿態端莊、

花色艷麗，且「本性能耐寒，風霜其奈何」。在萬

木蕭瑟的深秋，清韻絕俗的菊花卻能傲霜怒放驚艷
人間，那是吸納了天地真氣，必然具有健身強體、
延年益壽之功，於是古人們泡菊酒、飲菊茶、造菊
糕，甚至食菊花，此風世代遺傳，陶淵明寫下「酒
能祛百病，菊能制頹齡」之句。歷代名家對菊花情
有獨鍾。唐太宗李世民有「桂白髮幽巖，菊黃開灞
涘」的讚歎，漢武帝劉徹有「蘭有秀兮菊有芳，懷
佳人兮不能忘」的謳歌，正所謂「春夏不與繁花
爭，英姿颯爽待西風。噙霜含露嬌羞扮，只依東籬
嫁陶翁」！
作為開封市花，菊花與古城淵源可追溯到1,500
多年前南北朝時期，自此蔚然成風世代相傳，形成
「汴京菊花甲天下」之說。至唐代，菊花已在開封
（時稱汴州）廣泛種植和觀賞了。唐詩人元稹某年
途經開封，被菊花吸引，聯想起愛菊入迷的陶淵
明，寫下《菊花》一詩：「秋叢繞捨似陶家，遍繞
籬邊日漸斜。不是花中偏愛菊，此花開盡更無
花。」劉禹錫則用「家家菊盡黃，梁園獨如霜」稱
讚汴州種菊之盛。
到北宋，開封升格為首都，菊花的品種、數量和

栽培技藝也達到極致。無論達官貴人或平民百姓，
庭院必栽菊花，養菊、賞菊、聞菊成為汴人的最
愛。孟元老在《東京夢華錄》中說，汴京年年重陽
節都要舉辦菊花展覽和評選活動，宮廷和民間都會
掛菊花燈、飲菊花酒、開菊花會、賦菊花詩，氣氛
非常濃烈。飯店酒肆更用菊花裝飾門面，招徠顧
客。北宋重陽菊會堪稱我國最早的花會了。
蘇東坡對汴京菊花也讚賞有加，說它「輕肌弱骨

散幽葩，更將金蕊泛流霞」，于謙也留有「黃花本
是無情物，也共先生晚節香」名句，「及時雨」宋
江則說「頭上儘教添白髮，鬢邊不可無黃菊」。南
宋詞人吳文英係寧波人，對北方的菊花也讚不絕
口，留下「疏籬下、試覓重陽，醉擘青露菊」、
「醉蓴絲膾玉，忍教菊老松深」、「淨洗綠杯牽露
井，聊薦幽香」等詠菊佳句。
高金華說，明清以來開封養菊之風不減，每年金

秋時節滿城菊香瀰漫，居民借菊花祈禱平安吉祥。
1750年，清乾隆帝南巡時曾特意途經開封，專程
到禹王台賞菊，留下「楓葉梧青落，霜花菊白堆」
的詩行。清人何鼎在《菊志》一書中詳盡記錄了他

在開封近郊建菊花園的親歷。
他說，開封人以養菊、賞菊、聞菊、食菊為樂，

不斷鑽研精心培育，使開封菊花品種日臻完美，獨
頭菊、五頭菊、微型菊、壁掛菊以及菊花花籃、柱
菊、塔菊等各種各樣的藝術造型美輪美奐，在國家
各類菊花比賽中屢獲大獎。「如今開封菊花種植基
地多了去了，僅南郊的魁莊、牛墩、蘆花崗3個村
就種菊花400多畝；西郊高新科技產業園也種有
300多畝菊花，至於大小公園和居民小區的菊花更
是數不盡數了!」
我知道，在昆明和青島舉行的兩屆世界園藝博覽

會上，開封菊花獨放異彩，大獎總數和獎牌總數均
獲桂冠。開封的種菊能手還受邀去北京、上海、杭
州、天津、合肥、武漢等地宣傳推介和技術指導，
各地來汴採購菊花者絡繹不絕，菊花成了開封的名
片和「發財樹」。
「盛世菊也盛，開封何嬌媚！」筆者有感而發，

詠出一詩：
十月古都金英香，
以菊為媒交八方。
黃花如潮人似海，
百里馨風動汴梁！

汴京菊韻

百
家
廊

馬
承
鈞

我
偶
而
會
和
一
些
有
志
創
作
的

學
生
談
談
我
的
寫
稿
經
驗
，
記
得

常
講
的
是
，
要
對
一
件
事
情
作
多

角
度
的
思
考
，
無
論
是
正
反
兩

面
，
甚
至
偏
門
的
怪
論
角
度
，
也

作
出
聯
想
。
因
為
在
這
樣
思
考
之

中
，
會
衍
生
出
很
多
有
趣
的
想
法
，

就
可
以
寫
成
一
篇
文
章
了
。
特
別
是

在
報
上
寫
專
欄
，
如
果
每
天
寫
，
就

每
天
都
要
想
，
尋
找
題
材
去
作
聯

想
。像﹁

佔
中﹂
，
我
就
會
把
我
多
角

度
的
思
考
對
他
們
說
出
，
不
管
同
意

不
同
意
，
也
算
是
另
有
想
法
。
這
些

想
法
，
除
非
極
為
不
能
說
服
自
己
的

才
捨
棄
，
不
然
也
可
讓
讀
者
思
考
不

同
的
角
度
。

像﹁
佔
中﹂
提
出
的
愛
與
和
平
，

到
第
二
十
一
天
的
時
候
，
社
會
大
眾
看
到
了
愛
與

和
平
嗎
？
那
些
霸
佔
道
路
的
人
，
愛
的
是
不
是
只

有
他
們
的
目
的
？
而
不
愛
道
路
兩
旁
生
活
的
商
家

和
住
戶
甚
至
市
民
？
因
為
已
經
有
住
戶
因
為
回
家

的
路
被
阻
擋
而
搬
走
時
，
被
佔
領
人
士
懷
疑
是
反

﹁
佔
中﹂
者
，
解
釋
也
聽
不
進
去
，
最
後
被
拳
打

腳
踢
到
手
骨
折
斷
，
經
醫
生
診
斷
要
休
息
兩
個

月
，
那
是
個
點
心
師
傅
，
兩
個
月
不
能
工
作
，
不

知
還
可
領
微
薄
的
薪
水
養
家
活
口
否
？

以
前
看
過
的
耶
穌
名
言
，
有
一
句
是﹁
愛
，

是
恆
久
忍
耐﹂
。
如
今﹁
佔
中﹂
行
動
裡
的
愛
，

真
的
是
恆
久
忍
耐
，
不
過
是
那
些
在
佔
領
區
做
生

意
的
人
士
以
及
受
影
響
的
打
工
仔
。
忍
耐
了
三
個

星
期
，
還
要
忍
耐
不
知
到
何
時
。

而﹁
佔
中﹂
行
動
產
生
的
撕
裂
社
會
效
應
，

分
化
了
社
會
，
儘
管
口
號
是
愛
與
和
平
，
但
是
帶

出
的
怨
恨
可
能
更
多
，
而
且
讓
怨
恨
在
社
會
生

根
，
這
是
最
讓
人
憂
慮
的
地
方
。

而
和
平
，
不
必
說
了
，
舉
高
雙
手
的
人
儘
管

口
中
說
着
和
平
，
但
其
實
暗
藏
着
的
語
言
和
行
為

暴
力
，
負
面
的
影
響
可
能
更
大
。
而
警
察
的
武
力

制
止
，
被
傳
媒
說
成
是
暴
力
對
待
，
對
未
來
社
會

要
達
至
真
正
的
和
平
，
傷
害
可
能
甚
深
。

面
對
這
樣
的
愛
與
和
平
，
只
能
說
聲
：
阿

門
。 愛與和平 隨想

國
興 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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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
封
街
頭
的
菊
花
。

馬
承
鈞
攝


